
大师 MASTER

76

林徽因，著名建筑学家、作家。与

丈夫梁思成一起开拓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现

代科学研究领域，并取得巨大学术成就。

解放后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担任

《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住宅

概论》等专题课。曾参与中国国徽设计、

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中南海怀仁堂内

部设计等重大设计项目。文学著作包括散

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代

表作有《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九十九

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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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大建筑师之路
○   紫苑学会   韩琦男

说起林徽因，首先跃入我们脑海的可能是诸如“一代才女”、“人间四月天”等充满

浪漫和才情的字眼，但在这些光环之下，她钟情不已、为之奋斗一生的实则是建筑事业。

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建筑师之一，为中国建筑学的研究、教育事业创下了筚路蓝缕之功。且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大半个世纪之前，探寻这位大建筑师的成长之路。

立志建筑 致知穷理

林徽因，1904年生于杭州，民国时期著名民

主人士林长民的长女，也是林长民最疼爱的孩子。

1920年夏天，因国际联盟事务需要，林长民开始

常驻伦敦，并把林徽因带去作伴。他希望林徽因能

“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

在这里，林徽因出众的才华开始显露。她每天与父

亲一道，接待中外前来拜访的人士，活泼的性格、

伶俐的口齿令每个来访的人都喜欢。林徽因对于建

筑学的兴趣也是在这段时间萌发。据梁思成回忆，

“徽因在伦敦时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

板上‘画房子’，徽因着迷了，她的这位同学在她

的追问下描述了建筑学这个职业。徽因当下就确定

这正是她所要的事业，一种把艺术创造和人的日常

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工作”。

有趣的是，据梁思成描述，他对于建筑学的兴

趣也是由林徽因启发的，“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

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

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都不知道，林徽因告

诉我，那是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

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1924年，已定下婚约的林徽因、梁思成二人

一起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无奈当时宾大

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不得已进了美术系。但是

她并没有因此改变当初的志向，大学的档案显示，

自1926年开始，林徽因已经成为了建筑设计教授的

助理，第二个学期又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

她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她如何能打破这从未有人触

及的规定？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档案我们可以看

到，在完成艺术系既定课程的同时，林徽因还选修

了大量建筑系的课程。

建筑系的课程十分繁重。学生必须反反复复研

习复杂且古板枯燥的古典绘画技巧，每周上课时间

就近40小时，加上建筑系学生课外的大量绘图练

习，每周学业时间近60小时。而除此之外，林徽

因还必须完成美术系所要求的课程，学业之繁重可

想而知。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林徽因在学业方面的表

现。当时宾大建筑系的年轻教师、日后成为著名建

筑师的哈贝森（John Harbeson）曾经夸奖她的作业简

直“无懈可击”。在她的成绩单上，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D”（Distinguished，出类拔萃），这是当时的

最高成绩。她的美国同学则评价她：“她的作业总

是得到最高分数，偶尔拿第二。她文文静静，幽默

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好成绩挂在嘴边”。

也在这一时期，林徽因开始了对中国建筑的研

究。宾大博物馆闻名遐迩，藏有中国古代铜、陶、

瓷等文物，林徽因每往必对这些中国文物凝视默

赏。而梁思成在一次与建筑史教授古米尔（Alfred 

Gumaer）的交流中，也意识到中国的建筑史研究还

严重匮乏，甚至找不到相关的文字记录。中国建筑

的高超技术，仅凭工匠们的口口相传。1925年，梁

思成的父亲、著名民主运动家和学者梁启超给他们

寄来一部刚刚重新出版的古籍——李诫编写的《营

造法式》。这是一本北宋官定的建筑设计与施工专

书，也是中国古籍中少有的建筑技术专书。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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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建筑技术令二人着迷，也坚定了他们研究中

国建筑的决心。

1926年，当地《蒙大拿报》发表对林徽因的一

篇报道，标题为《中国女孩致力拯救祖国艺术》。

报道中林徽因说：“等我回到中国，我要带回什么

是东西方碰撞的真正含义。令人沮丧的是，在所谓

的‘与世界接轨’的口号下，我们自己国家独特

的原创艺术正在被践踏。应该有一场运动，去向中

国人展示西方人在艺术、文学、音乐、戏剧上的成

就，但是绝不是以此要去取代我们自己的东西。”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结束了在美国的学

业，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之后不久，他们

按照父亲梁启超的安排，开始了欧洲古典建筑蜜月

旅行。欧洲的蜜月之行，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浪漫的

学习成长。后来梁林的好友、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

清（John K.Fairbank）评价她和梁思成：“在我们

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

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

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

旅行，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

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古建考察 破解“天书”

回国之后，夫妇二人先在沈阳东北大学执教。

不久后的1931年，梁林夫妇回到北京，加入了“中

国营造学社”。这是一个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

究的机构，“营造”二字，即出自李诫的《营造

法式》。梁林夫妇加入后，分别任法式部主任、校

理。

梁林夫妇一直致力于寻找、总结中国建筑的

“文法”。他们认为，木构建筑是中国建筑的基本

形式，而认识、梳理木构，单靠对于宋朝的《营造

法式》、清朝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晦涩理论

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掌

握第一手的实例测绘资料，再结合《法式》、《则

例》进行比较归纳，才能最终破解“天书”，打通

中国建筑的“文法”。从此，他们便带领营造学

社，踏上了漫漫古建考察之路。

1932年4月，梁思成、林徽因便开始了营造学

社第一次野外古建考察——赴蓟县调查独乐寺。当

时上层知识分子很少下乡，不仅受制于交通，还有

许多困难和危险。那些供旅客住宿的小客栈通常只

有火炕，各种传染病也蔓延得厉害，路上说不定还

会有土匪“光顾”。林徽因不顾自己肺病未痊愈，

而且怀孕在身，毅然前往。据林徽因的书信说，

“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

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是

累得不亦乐乎，吃的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

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

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

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测绘的条件也极其简陋而危险。他们在独乐寺

进行测绘，用的还是从清华大学土木系借的测绘工

具，而后来工具虽有所改观，但工作时的安全保护

也还是半点都没有的。测绘工作要求人大半的时间

都在“飞檐走壁”，他们的好友金岳霖常常戏称他

们为“梁上君子”，其危险性也不言自明。

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林徽因和梁思成坚梁思成、林徽因（前排）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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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复杂繁重的古建测绘工作。以应县木塔为例，塔

有十层之高，需量十层测平面，再量断面。微观上，

以斗拱为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林的学生楼庆

西先生介绍说，“首先你得凭你的眼睛，凭你的训练

技巧，把这个门的样子画下来，没有尺寸地画下来。

但是功夫就在你画出来的比例跟他实际比例得差不

多。画下来之后，然后用尺子去量，一点一点地量，

（比如斗拱）第一个尺寸是什么、第二个、第三个，

一节一节地量。这个尺寸要求得很细，因为它是木结

构的，特别琐碎。斗拱它是一点一点小木头拼起来

的，测绘、画都很不容易”。

1932年到1937年的五年间，以林徽因为主的营

造学社成员走过137个县市，经调查的古建殿堂房舍

有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

1898张，为我国后来的古建研究留下了一套科学完备

的珍贵资料。

营造学社如此密集的考察，还与邻邦日本在这个

领域急切的研究步伐有关。在他们之前，几位日本学

者已经踏上了中华大地，开始了古建考察之路。林徽

因在1932年6月14日写给友人胡适的信中便表达了她

作为一位建筑家的爱国情感：“思成又跑路去，这次

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

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关注关心，我们单等

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

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古老佛像的庄严肃穆、独乐寺的古拙醇和、应县

木塔的高耸入云、云冈石窟的绝世华美、佛光寺的千

年沧桑……古建筑历史之厚重、古朴之美丽、气势之

宏大令他们如沐甘霖，在羁旅行役、艰苦劳顿之后体

会到“奢侈的幸福”。而古人伟大的智慧和精湛的技

艺更是令他们欣然沉醉。

这如诗如画的意象、这绝美的“建筑意”常勾起

林徽因作为诗人的情愫，她的很多诗歌灵感都来自于

古建筑之美，如《深笑》：

是谁笑得那样甜，那样深， 

那样圆转？一串一串明珠 

大小闪着光亮，迸出天真！ 

清泉底浮动，泛流到水面上， 

灿烂， 

斗拱的模型

梁思成、林徽因的测绘图局部

1934年林徽因测绘陕西耀县药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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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 

是谁笑得好花儿开了一朵？ 

那样轻盈，不惊起谁。 

细香无意中，随着风过， 

拂在短墙，丝丝在斜阳前 

挂着 

留恋。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

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辗转流离 忧怀天下

1937年，他们的最后一次考察因日军攻占北

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中断，不得不立刻赶回北

平。除了收拾行装之外，更令林徽因、梁思成念念

不忘的，是营造学社十多年来积累的考察资料，包

括所有的相片底片、测绘数据和考察报告。

对于日本的侵略，林徽因不无感慨地说：

“在这整个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挣扎着他

们重危的命运的时候，凭你有多少关于古代艺术的

消息，你只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如果我们到了

连祖宗传留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

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

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有出

息，智力德行已经都到了不能堕落的田地。睁着眼

睛向旧有的文艺喝一声‘去你的，咱们维新了，

革命了，用不着再留丝毫旧有的任何知识或技艺

了’，这话不但不通，简直是近乎无赖！”

离开北平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始了流亡生

活。他们也许不曾料到，这一去便是八年之久。从

1937年开始，为躲避战火，梁林一家辗转流离天

津、长沙、昆明、四川小镇李庄。长时间的奔波劳

顿、艰苦的生存条件和西南阴湿的环境使林徽因结

核病复发。又因治疗条件不好，耽误了治疗时机，

她只能在家中长期卧床。1941年、1945年病重的

时候，林徽因甚至两度被误传已病故，报纸上还曾

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的悼文。不仅如此，她和家人

还要面对无情的战火。在长沙期间，林徽因的住处

就被炮弹轰炸过，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林徽因和

家人同事也要经常“跑警报”，躲空袭。稍有不

慎，就可能成为日军炮弹下的牺牲品。而营造学社

的工作此时也落入两难的境地。因为战争，学社的

经费被大幅缩减，工作人员也逐渐流失到只剩梁思

成和林徽因等五六个人，勉强维持。

可以说，这场战争对林徽因和她的家人、同

事来说是一场炼狱般的煎熬。梁从诫曾经问母亲：

“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

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

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后来说：“我当时看着

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

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常年卧榻，行动不便，阅读和创作自然地成应县木塔的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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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林徽因的精神食粮。在1943年给费慰梅的一

封信中她提及，“……顺便说起，我读的书种类繁

多，包括《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之路》、

《迪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元代宫

室》（中文的）、《北京清代宫殿》、《宋代堤堰

及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纳托利·佛朗

西斯外传》、《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纪

德、萨缪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

的手稿、小弟（林徽因之子梁从诫，编者注）的作

文和孩子们爱读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中译

本……”

正是在这低矮茅屋、尺长病榻之上，从古到

今、从西方到东方的文艺思想不断碰撞，涌出惊艳

的火花，小说、诗歌不断从这里、从一张张油浸

的泛黄的小纸片上，发往全国甚至世界。无法下床

绘图，就负责校验；无法野外考察，就翻阅古籍文

献做理论研究。林徽因对建筑学的热爱丝毫没受战

火、炮弹、疾病的影响，反而在敌国的侵略中，她

更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百折不挠的生命力、以及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责任。

1942年，梁思成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着手撰

写《中国建筑史》，梁思成在此著《油印本付印前

言》说：“在编写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

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对

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

经过她校阅补充。”1946年，梁思成在他《图像中

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更是满怀真情地说：“最后，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

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

力量……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有过许多重要的

发现，并对众多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

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

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

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

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

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1945年，她的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发

表于《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7期，作为这一期主

编，她还撰写了《编辑后语》，指出：“战后复员

时期，房屋将成为民生问题中重要的问题之一”。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位在茅屋病榻还心忧天下、高

瞻远瞩的名副其实的建筑家。

战乱时代，做建筑学家、搞建筑研究，确实是

一件“穷奢侈”的事情。林徽因常把自己和营造学

社的其他成员戏称为“死心眼的年轻人”，她在一

次给沈从文的信中也表达了一种责任感和无奈感交

织的复杂情怀：

“我们太平时代的事业，现时谈不到别的了，

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

最为得体的办法。个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到苦

到‘不堪’。我是女人，当然立即变成纯净的‘糟

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展

床，逐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往。中间来几次空袭警

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

他们的老朋友费正清亲眼见到林徽因、梁思

成以“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而继续致力于学术事

业，他不无感慨：“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

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

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

1943年林徽因在李庄的病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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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

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

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

己的一份贡献”。

建筑新天 躬耕不辍 

1945年，抗战胜利，林徽因一家的流亡生活也

终于结束。1946年，林徽因、梁思成回到了阔别十

年的北京。梁思成拟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随

即赴美考察、讲学。由于梁思成的离开，清华大学

开办新的建筑系的工作就暂时落在了林徽因这个没

有任何名衔的病人身上。她几乎就是在病床上，为

创立清华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

此时，林徽因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她的肺病

已经到了晚期，而且一个肾已经受到感染，生命危

在旦夕。直到1947年12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手术，

才有所好转。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清华园，准备

北京城的解放工作。不久，解放军代表由张奚若

陪同，登门拜访梁林夫妇，请求梁林夫妇在军用

北平地图上表明需要保护的古建筑所在地点，划

出禁止炮火轰击的地区，以免解放军攻城时古建

筑遭损坏。梁林听了之后十分激动，他们说：这

正是我们日夜担心的事情，你们来得太好了，太

感谢你们了！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梁思成被任命为

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保护各地的古建筑

和文化遗产，共产党又派人来清华请教梁思成和林

徽因，请他们把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列出以便保护。

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便

编出厚厚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这也是

后来全国文物保护名录的蓝本。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对于这个新时代，林徽因充满了热

爱，谈到作为建筑师的责任时，她说：

“祖国的解放为我们全国的建筑师带来了空前

的大转变。我们忽然得到了设计成千上万的住宅、

工厂、学校、医院、办公楼的机会，我们不但在一

两年中所设计的房屋面积就可能超过过去半生设计

的房屋面积的总和乃至若干倍，最主要的是我们知

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劳动人民。我们

是为祖国的和平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建设。”

正是有了这种对新时代的热爱，林徽因不顾自

己的病情，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客座教授，主讲

很多课程，每当学生来访，林徽因就在床褥之间，

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 1933年，林徽因与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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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梁思成在病中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以振奋的心情为学生讲解”。

1949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迎来了新政权下

的第一次大的设计任务。周总理指示由林徽因、梁

思成领导一组设计师，设计新中国的国徽方案。

著名的长城学专家罗哲文先生，当年是清华

大学营建系的一员，也参与了国徽方案的设计。他

说，在设计国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林徽因付出

了极大心血。当时她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可是她

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徽设计工作中。那个以玉璧

（瑗）为主体的方案，就倾注了她的许多智慧。她

认为，璧是我国古代最高贵的礼器，瑗象征着民族

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大小五颗金星象征国旗，齿

轮、麦穗及红色绶带象征工农联盟。整个设计方案

类似中国古代的铜镜。这个方案虽然被否定了，但

林徽因的关于国徽要有象征意义，要有民族特色，

要程式化、图案化的设计思想，被营建系的教师们

接受了。 

1951年，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主持下，人民英

雄纪念碑的设计任务也圆满完成。英雄史诗的完整

表现、民族文化特色的突出和整体气势的营造均得

到完美呈现，受到了广泛的称赞。

在新中国文化的发展上，作为一位古建专家，

林徽因始终注重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她说：

“建筑本是有民族特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

的表现之一，新中国的建筑必须建立在民族优良传

统的基础上……”，“历史上封建的建筑物虽已不

能适应我们今天生活的新要求，但他们宝贵的优良

传统，艺术上造型上的成就却仍是我们创造的最可

宝贵的源泉”。

作为现在“国宝”级工艺、常被作为礼品赠

与国际友人的景泰蓝，便是林徽因倾注了大量心血

挽救的民族瑰宝。当林徽因了解到这一古人留下的

宝贵遗产濒临灭绝时，她不顾医生一次又一次“黄

牌”病危的警告，身先士卒，冲在了保卫民族文化

的最前线。她拖着吃不下二两饭、睡不到五个小时

的躯体，带着助手莫宗江、常沙娜等人，多次跑到

景泰蓝工厂调查这一工艺衰败的原因，了解它的工

艺程序及材料特点，很快得出结论：工人师傅的手

艺是高超的，但是由于传统产品的造型庸俗、色彩

单一、图案繁琐，致使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

品濒于停业。于是她以惊人的毅力带领助手一起研

究、设计新的适合景泰蓝生产的造型、图案和配

色，终于成功改良了景泰蓝工艺，挽救了这一民族

文化。

林徽因为保护古代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并不

常常为人理解。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破旧立新”

1949年3月，梁思成、林徽因送女儿梁再冰参军南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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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愈演愈烈，古都北京成为了“社会主义大发

展”的工地，从大街到小巷，从城内到城外，到处

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这景象是林徽因不愿看

到的：一座座城墙、牌坊、城楼被夷为平地，拔地

而起的，是一幢幢高耸的却毫无民族特色、甚至毫

无建筑美感的楼房。

梁从诫回忆了母亲、父亲为保卫北京古建而做

的努力：

“对于北京的规划，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第

一，北京是一座有着八百多年历史，而近五百年来

其原貌基本保存完好的文化古城，这在全世界也是

绝无仅有的……第二，他们认为，原北京城的整个

布局，是作为封建帝都，为满足当时那样的需要而

安排的，它当然不能满足一个现代国家首都在功能

上的要求。而如果只着眼于对旧城的改建，也难以

成功。他们根据国外许多历史名城被毁的教训，预

见到如果对北京城‘就地改造’，把大量现代高层

建筑硬塞进这古城的框框，勉强使它适应现代首都

的需要，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现代需要既不能充

分满足，古城也将面目全非，弄得不伦不类，其弊

端不胜枚举。

然而，这些意见却遭到了来自上面的批驳。于

是，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北京城一步步地重蹈国

外那些古城的命运。那些‘妨碍’着现代建设的古

老建筑物，一座座被铲除了，一处处富有民族特色

的优美的王府和充满北京风味的四合院被拆平了，

而一幢幢现代建筑，又‘中心开花’地在古城中冒

了出来。继金水桥前三座门、正阳门牌楼、东西四

牌楼、北海‘金鳌玉虫东’桥等被拆除之后，推土机

又兵临城下，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

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

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

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她和父亲深知，这城墙一旦

被毁，就永远不能恢复，于是再三恳请下命令的人

高抬贵手，刀下留城，从长计议。”

几十年后的今天，梁林所提出的城墙改造方

案，在西安得到了完美演绎，但北京的很多古建却

已经一去不返。

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林徽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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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受到了什么样的挫折，林

徽因都始终怀着一颗为社会主义新

时代建筑师的诚挚之心，她为建筑

事业一直奋斗到人生的终点。

1954年开始，由于病情恶化

加上工作不顺利造成的精神打击，

林徽因停止了一切工作，住进了医

院，每天都在病榻上咳、喘，眼窝

深陷，瘦削如柴。

1954年4月1日早晨6时20分，

林徽因悄然离开了人世。那年，她

不到51岁。

我们不禁想起她最有名的诗作

之一《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虽然逝去，但作为中国杰出的建筑家，

她尽其一生，为中国建筑的研究、保护、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当我们路过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审视着博物馆中精美的景泰蓝、游览欣赏着淳朴的

千年古寺，或是当外国人对中国的古建研究一次次

竖起大拇指、当我们的古建文化正昂首走向世界的

舞台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记起这位建筑师？

是的，她是一位建筑师，她一生都这样称呼自

己。如今，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静静地躺着这

样一块汉白玉墓碑，上书“建筑师林徽因墓”。墓

碑由梁思成设计，碑体花纹正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

纪念碑设计的图案。墓体美观庄重，雕饰简约，富

有民族特色感。

而这，正是这位大建筑师一生的写照吧！

参考资料：

《林徽因生平创作从考》，陈学勇著

《美丽与哀愁 —— 一个真实的林徽因》，   

 田时雨编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林洙著

《中国建筑之魂——梁思成与林徽因》，

（美）费慰梅著

《林徽因经典作品选》，林徽因著

《窗子内外忆林徽因》，刘小沁编

 CCTV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

20世纪50年代初的梁思成、林徽因摄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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